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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荔市水府庙
谭金良

茶水蜿蜒至茶陵高陇荔市境，汇岩水，收芝水，水

量激增。

明季，在茶水上穿行的鸭婆船，最后一个码头就在

荔市街下。码头上一条斜街，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经潭

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来的日用货物，广东来的食

盐，汇集于此，复经商人肩挑马驮，散入茶乡各集镇，更

多的则流转到江西永新、莲花等地。本地产的茶叶、桐

油、木材等物，又随商家的舟船下湘江入洞庭，运往全

国各地。

明崇祯十年（1637 年）正月初十，徐霞客一行由赣

入湘，自皇雩仙下，憩于荔市。他的同伴静闻法师由此

坐船下衡阳，他则携顾仆步行至火田沙江上的云嵝寺

盘桓一番后，也搭船到茶陵东门。徐霞客在茶陵游历八

天，留下八千多字游记，在他的《楚游日记》里，这里被

称为艻子树下。

货物南来北往，商家多在水里讨生活，不免有些厄

难。为佑得平安，明万历年间，在码头西侧，当地士绅出

资建了一座庙宇，祭祀水神，名水府庙。庙坐西南朝东

北，因地势较低，夏汛时，河水常漫入寺内，浸湿香案，

水退却后，庙宇也无甚损毁。每年农历十月，商户及香

客们会在庙前祭祀水神，举行庙会，搭台唱戏。茶乡本

地的商家名士蜂拥而至，潭州、衡州、吉安的商贾游客

也会慕名而来。

水府庙大门联悬的是本地廪生彭西原集的唐人

句：“迸水定侵香案湿；恩波应许洞庭归。”“水浸香案”

点出庙，“波归洞庭”则贴切水府，自然天成。

此联上联出自王维《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

一诗：

无著天亲弟与兄，嵩丘兰若一峰晴。

食随鸣磬巢乌下，行踏空林落叶声。

迸水定侵香案湿，雨花应共石床平。

深洞长松何所有，俨然天竺古先生。

“迸水”为佛教典故，言东晋高僧慧远定居庐山、扣

地得水事——《高僧传》卷六载：“远于是与弟子数十

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

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合。此处去水太远，远

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

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

下联则出自李白的《送贺监归四明应制》一诗：

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

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宁阻洞庭归。

瑶台含雾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

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

彭西原将“恩波宁阻洞庭归”中的“阻”字改为“许”

字，一字之差，意境全变。游子在外，家人去庙里烧香还

愿，读着这副对联，便少了许多忧虑，内心顿会安宁。

可惜的是，一直香火鼎盛的水府庙毁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庙前数百年来无数信

客游子留下印迹的青石，也已是布满青苔，现在的年轻

人，根本不知道此地曾有过如此繁荣场景。

去南岸，瞻仰烈士纪念碑
罗祖国

早已知晓南岸有个烈士纪念碑，但我始终未能亲临目睹，

心里总有一份念想。

假日，有南岸的朋友邀去聚会，便欣然前往。车过渌口镇，越

过渌水大桥不远，右拐，即到了南岸村。驻车朋友家，便恳请朋友

叫个向导领我去瞻仰烈士纪念碑，朋友稍然默思后说：“请隔壁

邻居老肖陪你去吧，他是村里的老会计。”

老肖七十左右，瘦高个子，见着我，眉眼舒展，微笑着立于

路边，向前路摊着右手说：“您请。”似乎，我们是老相识。

一路前行，老肖一路介绍道：“我们南岸村，方圆不过 5 公

里，地名是相对于渌口镇而言的，北岸的渌口镇属城镇，这边

是乡野，中间隔着渌水河。”

沿水泥大道向北行进，老肖指着路边的水塘说：“这水塘

叫枫树塘，南岸村本是一片较平坦地段，这里最低洼，塘对岸

是许家祠堂。许家祠堂是千年的古祠，豪华宏大，山字垛，三栋

进深，是南岸人的地标。我做细伢子的时候时常去玩耍，不过

后来消失了，原址已是散落的民居，也不知什么原因，枫树塘

边的枫树也不见了……”

“您看，那就是纪念碑。”循缓坡前行，老肖指着前路的左

侧说，片刻，纪念碑已在我们的眼前。

仰头望，纪念碑通体白色，呈四面锥形，麻石质地，高约 6

米，正面刻红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顶端四面刻红五星。底

座高 1.2 米，立于与路面齐平的平台之上，平台约四平方米的

样子。纪念碑的左右各有一块石牌，左侧牌题曰：抗日将士纪

念碑简介；右侧牌题曰：南岸革命烈士纪念碑简介。平台的左

右后三面均设有不锈钢护栏。回头凝望，蓝天下，耸立的纪念

碑朴实厚重，平台布局规整，让瞻仰者仿佛融入静默肃穆的境

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阅左侧抗日将士纪念碑简介得知。1941 年，第二次长沙保

卫战期间，南岸的许家祠堂设立了临时战地医院来救治前线

伤员，在救治过程中，有 600 余人伤重不治，都就地安葬于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 1946年立碑纪念，麻石碑正面刻

有“为国捐躯 浩气长存”字样，顶部刻有青天白日勋章，底座

刻有参战部队番号，碑身三面则刻着密密麻麻的烈士姓名。

读右侧南岸革命烈士纪念碑简介得知，1966 年，为纪念土

地革命战争期间南岸村牺牲的两名烈士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南岸村牺牲的三名烈士，当时的南岸村将原抗日烈士纪念碑

碑身的碑文全部磨去——包括抗日烈士名录和参战部队番

号，以及“为国捐躯 浩气长存”的碑文和顶部徽章——改造成

现碑身的模样，落款则刻“南岸村立”。

2012 年 11 月，株洲市人民政府公布原南岸抗日烈士纪念

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株洲县（今渌口区）人民政府

对原纪念碑进行了修缮，碑身刷成白色，建筑了平台，并增设

石牌和护栏，即现在我们所瞻仰的纪念碑。

立于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睹物思人，忍不住浮想联翩：风

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抗美援

朝战争，无数的先烈为民族与国家，为和平与发展抛头颅、洒

热血……那些勇猛的画卷，那些壮烈的图景，在我的眼前一一

浮现，仿佛置身于静默的洗礼之中。

“哎，我们拜谒一下烈士们吧……”老肖打破了我的缄默。

我们并排而立，恭敬肃穆地向着纪念碑三鞠躬。

“这些烈士有墓庐吗？”我问老肖。老肖摇摇头说：“没见

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两位烈士，是在醴陵暴动时牺牲

的，据老辈人说，一位姓刘，他弟弟领着他还小的儿子去收尸，

只收回来一个头颅，葬在河边的低洼地；一位姓许，尸首不知

所终。”我想，也难怪，当时是土地革命最低潮的时期。

老肖接着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牺牲的三位烈士，遗骨

没能回国，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又因未曾婚娶便去了朝鲜，没

有后人，几十年了，他们的名字也被渐渐淡忘了。至于抗日战

争时期捐躯的国军烈士遗骨，原葬在这条路的右侧，这里曾是

南岸唯一的一片山岗，方圆百十亩都是本地的坟山，人称猪婆

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地筑路修堤，猪婆山成为主要的取

土地，不出几年，猪婆山便削低近两米，原有的坟墓也全部消

失，其中就包括抗战烈士墓。据老一辈人说，当时尸骨成堆，胆

小者不敢直视，晚上人们也不敢靠近路过……当然，这些我没

亲历，也不知真假。但，原纪念碑却留了下来，闲卧路边。”接

着，老肖指了指眼前的荒地说：“你看，这一大片荒地，杂树野

草丛生，没有人迹，没有农田，也没有菜地，就是原来的猪婆

山，因为避讳坟地，南岸人也从未开发利用过。”

回程中，我默然无语，感叹道：“这里咋没有烈士的名录

呢？也没有烈士的事迹介绍？”老肖似乎也有些失落，不无遗憾

地说道：“哎，我都不清楚烈士们的名字和事迹，南岸的其他年

轻人能知道的自然就更少，你若真想知道，去区政府的档案馆

或许有资料可查……”

我望了望老肖说：“是的，我一定会去查，原来这区区南岸

村，名不见经传，却也是一方热土，承载着民族的悲壮，续写着

国家的历史。”

龟龙窝问茶
钟志刚

民谚云：“清明露芽，谷雨摘茶。”谷雨刚过，茶

人们便忙碌了起来。趁假日空闲，我们开启了回乡

踏青问茶之旅。

拜谒过茶祖炎帝之后，我们的车队继续往东南

行进，过了炎陵县城，不久便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

往上穿梭。淅淅沥沥的春雨，犹如轻快的舞曲一路

伴随。沿途竹林耸翠，冷杉巍峨，更有难得一见的云

锦杜鹃迎风摇曳。远处山峦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

缥缥缈缈，变幻如太极。

炎陵“环邑皆山”，境内有多处茶旅基地。我们

慕名而去的地方叫龟龙窝，位于罗霄山脉东南边

陲、知名景区云上大院的核心腹地，与铁瓦仙、东坑

飞瀑、杜鹃花海、茶盐古道等景点连成线路，曾被评

为湖南十大最美茶园之一。

也许是触景生情，一路上我的耳畔悠悠回响着

茶文化研究专家蔡镇楚教授的《神农茶歌》：“三月

桃花谷雨天，湖湘灵芽满山川。神农大帝尝百草，以

茶解毒万口传……茶马古道走四海，悠悠乾坤结茶

缘。盛世长祭炎帝灵，五谷丰稔太平年。君不见，茶

中圣，陆羽经，茶之为饮发神农，挥毫落笔惊世贤。

君不见，壶中茶，杯中月，茶祖穆兮巍巍然，茶仙美

兮舞蹁跹……”

●烟雨奇境龟龙窝

约两小时之后，我们抵达高山之巅的云上大

院。刚刚在车上还有些头晕，现置身在这清幽的环

境之中，深呼吸几下，感觉肺跳出了胸腔，在柔柔的

春风里飞，没来由地轻松起来。

顶着微微细雨，我们情不自禁地在山道上小跑

着，身后遗落的串串脚印，随即被烟雨和花香掩盖。

及至登上一座山包，放眼四望，我立刻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在这空灵秘境中，山峦与云雾正在进行

一场缠绵悱恻的“热恋”，寂静的天地之间，仿佛演绎

着一场旷世爱情！

瞧 那 缠 绕 着 大 山 的 缥 缈 云 雾 ，不 正 像 一 袭

白 衣 的 柔 美 女 子 ？她 身 姿 婀 娜 ，步 履 轻 盈 ，优 雅

地舞动着自己的身躯。她的衣袂轻轻拂过山岗，

拂过一陇陇茶树，好像拂过恋人的胸膛，十指轻

柔地弹奏美妙的乐曲。大山则像一位铮铮汉子，

坚 毅 沉 稳 ，宽 厚 的 胸 膛 给 人 一 种 安 全 和 依 靠 的

感觉……

不一会儿，烟雨渐趋消散，龟龙窝缓缓露出真

容。随行中有人指着远处说：“快看！那像什么？”

放眼望去，最惹人注目的是在那峰峦叠嶂之

间，静静地沉睡着的一泓碧水，那一定是龟龙窝深

蓝的眸子——刚刚被烟雨擦亮。湖的四周，一座座

圆形的山墩，有的探头探脑，有的伸胳膊伸腿，有的

伸长脖子在湖边喝水，有的仰着头向天张望……

“灵龟出海！”我脱口而出。

“龟龙窝”这名字果真恰如其分！几十座浑圆

平缓的山峦，像一只只乌龟散列其中，惟妙惟肖，

神态各异，连起来则像一条逶迤的巨龙俯卧在高

岗之上。《易》曰：“云从龙。”每每风起云涌之时，这

一条龟龙若隐若现，腾挪穿跃，蜿蜒盘旋，更添神

秘之感。

此时，我们正站在一只“乌龟”的背壳上。一阵

云雾漫天涌来，感觉脚下的土地在缓缓移动。朋友

激动地说：“灵龟真的在动！”恍惚中，我也好似化成

一匹天马，在天地间驰骋。

聚天地之精华，凝山川之灵气，这方水土难怪

能孕育出好茶来！

也许是天气的原因，我们并没有见到采茶仙

子。但看身边那一棵棵茶树，沉睡的冬梦早已被春

天的鸟儿吵醒，纷纷伸出嫩绿的小手，齐刷刷地奋

力地生长着。露珠凝聚在叶尖上，像挂满了迷人的

星星。

●神农恩泽传好茶

眼前的云雾正诗意流淌，那里可是婉转着五千

年的缕缕茶香？

炎陵县产茶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相传

神农炎帝在此“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通茶

字，下同）而解”（《神农本草经》），还发现“荼茗久

服，令人有力悦志”（《神农食经》）之功效，开启了茶

饮历史，因而被唐代茶圣陆羽尊为茶祖——“茶之

为饮，发乎神农氏。”（《茶经》）

传说炎帝在采草药时曾不幸中毒，昏倒在一棵

枝繁叶茂的小树旁。机缘巧合之下，树叶上的水珠宛

如晶莹剔透的珍珠，一滴一滴坠入炎帝干涸的嘴唇，

渗入他的喉咙。不久，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炎帝渐

渐苏醒过来，最终因此得救。正是通过这次经历，炎

帝发现了茶叶的奥秘，也为世人带来了福祉。谁也没

有想到，一片小小的叶子，将对其身后数千年间的世

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炎陵县境内现留存数百株乔木型大叶茶树，

相传是当年神农炎帝在野外发现，然后亲手移栽后

繁衍下来的，是迄今最为古老的茶叶树品种。

如今，每年谷雨节气，炎帝陵景区都会举行盛

大的“中华茶祖节”，各地茶农纷至沓来，以当年的

新茶拜祭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开拓者和茶文化

奠基者——炎帝神农氏。

向导还告诉我，我们所处的云上大院这块土

地，紧邻神农谷，曾是炎帝部落狩猎、采药的领地，

村里至今还流传着“神农托梦”的故事。

话说南宋末年，一支姜姓客家人，为躲避战乱，

辗转来到云上大院。他们见此地地广人稀、沃野千

里，于是就此安营扎寨。然而没多久，就因不适应变

幻莫测的气候，导致患病者甚多，这让族长深感困

扰与忧虑。

一天夜晚，族长梦见一位鹤发童颜、背篓荷锄

的老者，带着两个手举火把的童子，缓缓步入草房

之中。族长见状，连忙施礼让座。老者听闻族长的

苦衷，从容不迫地从背篓中取出一片茶叶，嘱咐族

长采摘这种“神树叶”，熬制成汤令族人服用，疾病

可除。

族长醒来后，细细回味梦境：那童子手中的两

个火把，不正是一个“炎”字吗？莫非梦中老者就是

华夏始祖神农炎帝？族长明悟后焚香叩谢，随即遵

其办法，果然治好了族人的病症。

从此，云上大院的男人女人都爱喝茶，而且

广 植 茶 树 。先 人 们 在 罗 霄 山 脉 的 崇 山 峻 岭 中 还

踏 出 了 一 条 茶 盐 古 道 ，将 本 地 出 产 的 茶 叶 销 往

江西、广东等地，也将神农茶文化传播到很远很

远……

●茶香跨海寄深情

“自古佳茗似佳人，饮后方知味乾坤。”从山坡

上下来，走进潺潺溪流边的一间小屋。在这里，我们

品尝到了龟龙窝的馈赠。

主人是一位风骨俊逸的老者。他汲来山泉，洗

净器皿，一番冲腾，缕缕茶烟升起，掩映着他额头上

沧桑的纹路和墙上几块金奖铜牌……我们迫不及

待地端起杯子细细品咂，云雾绿茶色泽翠绿，香似

幽兰，芽叶肥嫩白亮，味道浓醇鲜爽。红茶口感柔柔

的，厚而不浊，浓而不烈，还透出一股乌龙茶的甘甜

与花果香，回味悠长。

言谈中得知，眼前这位台商古先生于 1997年跨

越海峡，辗转来到茶祖故乡。最让他倾心的，是龟龙

窝天然造化的小气候——那常年飘飘渺渺的烟雨，

简直就是天光神露，最适宜云雾茶的生长和茶多酚

的形成。

他于是放下包袱，就地结庐，朝夕与烟云相伴，

成了龟龙窝的主人。他带领村民们秉承炎帝的艰苦

创业精神，开荒、筑路、植树、种茶、建厂……在此已

寂寞耕耘二十七载春秋，终于在荒郊野岭开辟出一

个绿色富民产业。

二十七年的时光，在他脸上雕刻出沧桑的纹

路，像龟龙窝那一条条沟壑，一道道山梁，每一道都

写满故事，每一道都像偈语一般回味悠长……

言谈间，古先生不时深情地望着茶园，似在回

味，亦像憧憬。随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窗外那一

垄一垄的茶树生机盎然，活像一排排绿色的琴键。

一阵急促的雨点打在茶树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奏

出湿漉漉的音符，连缀成嫩绿嫩绿的诗行。

我默默品咂着杯中的茶，也品咂着他意味深长

的话：“龟龙窝的茶，正是承蒙茶祖恩泽，并沉淀了

二十多年的光阴，静静地吸纳了烟雨中的至精至

华，才有了与众不同的香气，多了非同一般的品

质。”

更欣慰的是，龟龙窝的茶还化身两岸民间交流

的使者。

古先生说，每次回乡都会把龟龙窝的春茶带回

台湾，与亲友分享在大陆创业与生活的喜悦，收获

的都是满满的羡慕、关怀与期待。这两年因故没回，

但也不忘把春天的第一批新茶邮寄回去。

突然令我想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

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云：“陆凯与范

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兼赠诗。”

在中国文化里，早梅与春茶似乎都是自然界

的春之使者，并且赋予了极其文艺的人格化内涵。

古先生与南北朝的陆凯有精神相通之处，他亲手

采下一片片春天的嫩叶，虔诚地焙制成茶。当这产

自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先——炎帝神农故里的浓浓

茶香飞越海峡之时，传递的不仅仅是春天的味道，

还有那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和同享春意的美好祝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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